正法修炼中放下常人心的一些体会

北美大法弟子
【正见网】我在正法的过程中，常常出现一个误区，就是事做了一堆，或仅仅注重做事本身，却没有做到修在其中，影响到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效果，同时自己的提高也很慢。所以这里我想从自己如何放下常人心的角度来谈一些自己正法修炼过程中的体会。 

讲清真相和心的去净 

我在国内曾因为上访面临关押，加上自己在修炼方面的不成熟和“情”的执著，导致家庭矛盾非常激化。父母曾经把我送到医院去做全面检查，因为国内那种疯狂的洗脑宣传，加上无法理解一向很乖的女儿为什么在面临拘押和他们几乎崩溃的跪地请求下都不肯写几句搪塞的话，作为常人他们真的无法理解，以为我精神真的出现了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导致我面对他们讲清真相十分艰难。在来到国外时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坚持不懈地给他们讲真相。 

我告诉他们人所忘却的仁义与道德，告诉他们历史的真相，告诉他们神对人的教化，告诉他们科学的局限和修炼的存在，激发他们为人天性中就有的善与正义，尽管如此，我仍是举步唯艰。因为尽管他们也认同道德、仁义与善的重要，对神与修炼也半信半疑，但他们人的一面时刻提防着，怕我再去赴险，怕我损失了人的利益，怕我修炼没有了人的情，因为他们认为他们那样的哀求我都不肯，那不是不正常了，就是要做尼姑丢掉亲情了，这是他们作为父母最怕的。所以在一次去信中，我有点急躁了，略微用了训斥的口吻，加上当时又出现公安的调查和骚扰，结果马上招致了他们的集体反攻，全家一起骂我，历数我给家里带来的危险和痛苦，并骂大法。我看着那些骂大法的话，仿佛看到生命向地狱的滑落，想到这么持久的讲真相就因为一时的急躁毁于一旦，我痛彻心肺，一时人心哗哗全往上起。想到了自己出来时的种种艰难和不容易，当时人心无法抑制，哭倒在床上。心里说，“师父啊，这人怎么这么难度啊，我没法救这一家人了！”……正这么念叨，一回头我看见师父的法像，庄严地坐在那里。我一下呆了，眼泪全凝在脸上，也不哭了。我想起了师父是怎么度我的。面对无法过去的苦难时，师父怎样牵着我，点化我，为我承受，不行了批评，批评不行又鼓励，鼓励不行再批评，如此艰难的度着弟子。 

我记得刚开始有些有功能的同修写到我们是世界的王和主时，我始终无法把自己摆到那个位置上，面对修炼的艰难，我总是感到自己什么也不是。有一次在师父法像前打坐的时候，仿佛豁然打通了什么，我一下心如苦海，泪如泉涌。因为我一下感到了自己作为一个王的洪大慈悲，我人的这面瞬间哭得无法抑制。以前在关没过好时，我总是觉得对不起师父，对不起自己，而这一刻，我仿佛一下站在了我的所有众生面前，我眼前是他们信任的殷殷目光，我才真正感到，我最对不起的是他们呀，在他们最需要救度的时候，他们的王，因为懈怠而没有伸出解救他们的手，那将是怎样的一种悔恨；这一刻，我真正体会到高层生命的无私，在宇宙里，王完全是为着他的众生而存在的，那是王的责任，也是王之所以为王的境界。那一刻，我才真正体会到了一点什么是师父的慈悲。以前我总是只感到师父对“我”的慈悲，我无以回报，那一刻，我明白师父不需要回报，每一位王都是为着自己的众生能够舍尽一切的，没有王需要回报，那就是宇宙生命的存在状态。以前我只懂得为师父对我的慈悲苦度而无限感激，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师父为每一个众生舍尽一切的那种伟大时，我的景仰与崇敬用神的语言也无法表达，虽然我不知道神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我只知道，我愿付出一切来完成主佛的任何心愿，我知道每一个大法中的众生都是如此，我明白主佛的心愿都是完全为着众生的，我也将如此。我真正体会了神的伟大，王不愿看到哪怕一个众生哀哭。我明白不管我们在人中如何的迷，我们每一位修上去的神，无论处于宇宙哪一层次，都是绝对无私的，都是宇宙纯正永远的保卫者。 

虽然后来这种强烈的感受被隔开，我一下又回到了常人状态，但这种强烈的记忆还存留在我的思想中。这时我开始在心里说，只要能救了人，怎么都行，怎么委屈都行啊……尽管人的一面使我放下心时如同刀割，但我终于放下了，我一边压着心里的痛一边流着泪写下一封道歉的信，对他们的恶言我什么也不提，只批评自己的急躁，我说“我因为最近有些累，所以态度有点急躁，但是我连人的善都没有作到，真的是不应该的，真是我的错”，而这一封短短的信，竟然成了我讲清真相的一个转折点，家人看到了我作为一个修炼人的真正的善和对他们的爱护，他们真正的平静了，思考了，对我信任了，真的再也不会相信国内讲的谈虎色变的“断绝亲情走火入魔”了，不再委屈他们自己的女儿了。从这时开始，他们再也没有反驳过我，我给家里带来的不便，他们默默承受不再埋怨。最后我把主佛下世度人的故事告诉了他们，告诉他们中国人的危险处境，我的亲人朋友们的危险处境，他们虽然不做声，可是他们开始照我的请求，把我给他们的资料给身边的亲戚朋友看，用便利告诉他们的朋友法轮功的真相。在如释重负后我回想这个剜心透骨的过程，这心放得真难，因为面对家人时心是最难放下的，所以过去的修炼人才不敢沾亲情；可是这心放得真好，一颗执著心的放弃，换来的是无数生命的未来，哪一位神会不愿做呢，现在再想起当时哀哭倒在床上，就不由叹气，不过是一颗常人心啊，放得这么难，修得差劲。 

走过这个过程一段时间后，我回头再看看，我看到我还放下了一些新的东西，淡了各种常人心。举个例子，在最初讲真相时，我恨不得把所有师父讲的法都让他们知道，让他们一下转变过来，因为是自己的家人，所以就随便一些，之中还掺着人的显示心，信的语气中带着高人一等的心理。之后我开始修掉了显示心，懂得了真正为一个生命负责，我开始尽量推敲他们能接受的理来讲，经常想到不要因为讲得太高毁了他们，信的语气开始变得平和，里面少了常人心的因素。而现在我再讲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我这么做对法负责了吗？会不会因为常人的不理解给法的形象造成损失，我开始明白，随意不加推敲的把天法讲给一个不修炼的业力满身的常人，也是对法的神圣认识不足的表现。经过一段这样的修炼过程，虽然我的情没有去尽，可是我真正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情，从心底里把法放到了第一位。 

旧势力是如何利用修炼人的不纯净干扰修炼者的 

我曾经在一段时间中被睡眠和疲劳干扰，虽然发正念否定，可是一直都没有在根本上突破。 

在一次状态非常纯净的学法和长时间发正念过后，我忽然从法上明白了，开始真正用神的一面，来看旧势力如何利用我没有修净的常人心干扰我。 

这个世上的一切都是为法来的，那么旧势力在久远以前对人的安排时，就仔细考虑了如何利用人的皮囊这个系统，使今天修炼人接受它们的安排和控制。 

修炼人要修掉人中的情、欲、色，细到各个方面，比如人的喜怒哀乐，这是情；比如人想要睡觉，对于人这是正常的，但对于修炼人这也属于“欲”的范畴，就是能够被魔利用来干扰的部分；还有被色带动下的那种难以自拔的时候。 

以前也知道这些东西全是假象，而当我在法上跳出来看时，我才开始真正的明白并做到。 

比如这个干扰我的睡眠，每次我都是确确实实感到我实在是需要这个，我不睡就不行啊。但是是我真的需要吗？不是，那是客观的物质干扰，或者说一个生命，在控制我的头脑和整个这个身体系统，是它在干扰；而任何一个生命，只要在人皮这套系统中时，就很难挣脱，哪怕他是神下来的。当神的一面看清这个因果后，再发正念，一夜之间就突破了。 

从修炼开始到现在，我都一直在反反复复地过情色关，有时过得好、有时过不好。而过不好时会感到非常羞愧，尤其在修到后来感到自己越来越纯净时。而作为一个大法弟子连这都过不去，特别是当意识到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神在看着，就感到十分羞耻。有时这种懊恼的痛苦会持续好几天。现在才明白，这种羞耻感也是人的东西，神是没有这种感觉的。在神看来，这是一个修炼人没有过好他的关，没有能挣脱束缚他的这套机制，没修好。后悔的是没有学好法修好心，而不是人的羞愧，实际这种懊恼和羞愧就已经是一种人心的干扰，也就是一种三界内低层生命的干扰，一切干扰人的物质都是利用人的这颗心，包括人的各种情绪，神的思想是没有这些东西的。 

而这些生命在干扰时，三界内的一切因素都会给人制造这个假象，就是：这不是别人强加给我，这是我想要的，是我需要这个，我爱这个，我乐意。人就是靠这个假象才能在三界这个如此肮脏的地方有滋有味地呆下去的，而对于修炼人来说，它就是一套庞大的束缚的机制，一个大法弟子不管修得如何好，只要人的这层粒子皮囊没有转化成神体之前，就很难摆脱，因为人的一面太弱。记得原来师父讲过，你炼功思想不能入静时，你可以就把它当成别人，而当我照做时，发现还是很难，不知不觉就会重新被它们控制，而现在我开始真正明白它存在和干扰的状态，我才真正能把它看成别人。我们修炼人都知道，这些让人以为快乐或美好的“情、色、欲”，其实都是低下不好的，是这个快乐或美好的假象让人不愿摆脱，真正修去这些个束缚时，那才是生命的大自在，那才是真相。当然这些也都是法给予我的在一定层次中的认识。在这个突破的过程中我真正认识到法才是根本，没有对法的正信和深刻的理解，一切都等于零，一切都无法摆脱。只有法能破除一切执著，法在指引我们看清旧势力安排的实质和思路，看清假象，法铸就一切。 

在小组工作中的体会 

在小组做项目的过程中，我看到人的生气和埋怨这些个东西，当我在参加小组学法时明显地感到这种物质对人心的牵动。我们在做大法工作时通常会根据法给每个人的特长和能力的安排，分成不同的项目小组。每次项目小组开会时，大家通常把议题集中在如何把这个项目做到更好和最好。但是每个人的看法不同，还有每个人没有修去的执著也不同。当我看到别人的执著时，我通常会指出来，然后把我对这件事应如何做的看法讲出来。其他同修也是如此。但是尽管是修炼人吧，毕竟人的看法都不一样，而没修掉的常人心也是很复杂的。有时我们的意见不一定对，而有时即使对了，被指出的同修也出现不愿意承认和抵触的现象，因为这是他没修好和没有意识到的部分，对于这个心的修去还需要一个过程。 

那么当意见不能统一、矛盾激化时，就会出现几个会开下来，大家仍然在这一个问题上徘徊。而一次在我给他人指出执著和说服过程中，我发现我动了气，换句话说我动了常人心。而这次，因为有上面说的那个对假象的突破做基础，我马上就意识到了，在接下来的发正念中我感到它是一种物质，象一堆浮末一样浮在我的心上，我就轻轻把它抹去了。发正念过后我承认了我的错误，这个错不是说对问题的看法对错，而是我动了常人心，这种错是修炼人的错。常人心被牵动时是绝对的不纯净，那就是低层生命干扰你的机会，那是如影随行的，因为千万年来包括我们所呆的三界这套系统就是这样周密安排的。而当一个小组整体的常人心被牵动而意识不到时，就会陷入一种困境，这就是没有修在其中的直接表现。 

当大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开诚布公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时，状态就变好了，也许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整个小组的气氛不同了，大家开始真正感受到这是修炼和修炼的神圣，大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长期过不去恰恰是因为我们的执著心没去，而当执著去了，事情怎么做都不重要了，因为一切都是灵活协调的。这里我体会到师父讲的洪大的宽容，神是没有常人这种应该怎样或不应该怎样的逻辑的，对生命的无条件的包容与慈悲，那是大法弟子应该有的境界。大法弟子的伟大在于能在人中修去自我、救度众生，而不在于某个作品是否完美，一个完美的作品是否就能救得了人，也不是我们看的这么简单，因为法的一面人眼是看不到的，没修去的常人心也是看不到的。狱中同修一副粗糙的钢笔画，给人心的震撼也许比我们花大量时间精力做出的精美作品还大，因为这是法的纯净的体现。 

现在我最希望做的，就是在付出的过程中修在其中，去尽一切常人心，真正地做到一切为法负责，为师父给我们开创的新宇宙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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